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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奥斯曼帝国衰落和土耳其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今天的土耳其面临着如何叙述自己

历史的问题。先进与落后、传统与现代、世俗与宗教间的诸多矛盾，使土耳其的历史学界、政治

界都面临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宗教叙述的问题。 

突厥史学家芬德利（Carter V. Findley）在《世界历史中的突厥人》（The Turks in Word History）
—书中指出，其实奥斯曼征服之后被称为 Türk 的人，既是征服者的后代，也是被征服者的后代。

当时突厥人不过二三百万，而被征服的地区则有上千万人，所有这些人，都成了今天土耳其人的

祖先。因此，今天的土耳其人更多是被征服者的后代。在讨论什么是突厥人（Türklük）议题的

时候，他打了这样一个比方： 

突厥是一辆自东向西穿越亚洲的大巴士。起点是于都斤山，终点是伊斯坦布尔。这是漫长的
旅行，走过了很多地方，在每一个地方都会停靠。每一站，都有人带着行李上上下下。乘客中没
人在乎这辆巴士的起点是哪里、终点在何方，大家不过是搭车走个短途。他们也从没想过他们与
其他乘客间有什么联系。有时车出毛病了，停下来修修，路上能找到什么配件就用什么。经过很
多年，当这辆巴士最终抵达伊斯坦布尔的时候，车上不大可能还有从起点站上车的乘客了。而且，
这辆巴士本身，也不再是出发时的那个样子了。里里外外，都换成新配件了。但这辆车还被称为
突厥，而乘客都自称突厥人。 

历史就是这样，历史记忆不停地遗失，又不停地重建。 

 

 
 
 
【论  文】 

土耳其、“泛突厥主义”与中亚 1 

 

昝  涛 2
  

 

【按语】2021 年 11 月 12 日，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阿塞拜疆六国领导人在伊斯坦布尔的“讲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英文：The Cooperation Council 
of Turkic Speaking States；土耳其文：Türk Dili Konuşan Ülkeler İşbirliği Konseyi）第八届峰会上，
宣布将“讲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改名为“突厥语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Turkic States）。
这次更名的原因，据相关方自称，是近些年来他们的合作已经深化和扩展，在世界局势、地缘政
治和新冠疫情的背景下，地区层面的国际组织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更名是对这一现实的反映，
也就是说，相关方面希望提升国家间合作的层次。相关方面还发布了两个重要文件——《突厥语
国家组织第八次峰会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Eighth Summit of the Organization of Turkic States）
和《突厥语世界 2040 年愿景》（Turkic World Vision - 2040）。在突厥语国家的合作中，土耳其向
来是最为积极的角色。我们此次选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昝涛的一
篇旧文，以期能够有助于读者对相关问题的理解。 

 

泛突厥主义思潮最早产生在 19 世纪帝俄控制下的鞑靼人中间，而后又传播到奥斯曼-土耳

其。根据“泛突厥主义”的主张，所有讲突厥语的诸民族是同一个民族；他们应该在语言、思想

                                                        
1 本文转载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网站https://mp.weixin.qq.com/s/D6cpVTAxef38z97f9AryPA（2021-11-18）。 
2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 

https://mp.weixin.qq.com/s/D6cpVTAxef38z97f9AryPA%EF%BC%882021-11-18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9 

和行动上联合起来；主张将所有的“突厥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民族联盟。
1
 本文简要讲一下

土耳其这个国家与泛突厥主义的历史和现实关系。 

土耳其共和国的前身可以说是奥斯曼帝国。该帝国的建立者是一个从中亚西迁到小亚细亚的

说突厥语的游牧部落。不过，在讲突厥语游牧部落西迁和创业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改变了游牧的

生活，首先成为半定居、半游牧的群体，之后完全定居化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联合了不同的

定居群体，并与当地其他不同的种族通婚、融合并改变了种族特征，形成为新的族群。但其自身

的语言和文化得以保留。这些都是现代土耳其人形成的基础。
2
也是其声张自身与中亚之关系的

重要基础。奥斯曼帝国绵延六百余年（1299-1922），其最强盛是在 16-17 世纪，疆域地跨欧亚非

三大陆，地中海当时几乎就是它的内陆湖。一战中，奥斯曼帝国战败，帝国随之崩解。1923 年，

在凯末尔将军的领导下，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定都安卡拉。 

从奥斯曼帝国到现代土耳其共和国，领土规模急剧缩小，但国境内的民族成分日趋单一化。

欧洲人自中世纪以来就称奥斯曼这个国家为“土耳其帝国”，尽管奥斯曼人并不这么称呼自己。

在帝国残余废墟上建立的新国家主动地采纳了来自西方人的称呼——“土耳其”（Türkiye）。仅从

名称上的变化（奥斯曼到土耳其）这一选择就可看出，土耳其这个现代共和国是建立在土耳其民

族主义基础之上。 

在奥斯曼帝国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奥斯曼-土耳其人渐渐忽视甚至遗忘了自己的民族历史和

民族身份，对自己原先的世系、语言、民俗等不是很看重与强调。实际上，这种“遗忘”除了伊

斯兰宗教认同的影响外，也与奥斯曼历史的发展特征有关，他们原本就是由不断迁徙而来的不同

的游牧部落及流民组成的，在迁徙过程中，不同群体、不同种族之间又进行了融合与混血，本来

就不具备关于自身种族世系、文化与历史的“集体记忆”，奥斯曼人对自身的谱系和记忆的建构

（如乌古斯认同），本就是为了与其他内亚势力竞争的一时之需，属于被动为之，之后尤其是征

服了阿拉伯地区成为“两座圣城之仆”后，这一血缘身份和谱系也就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与

“圣经叙事”（《古兰经》承接的是《圣经》传统）有关的内容。因此，这种忘记或忽视也是一

个很自然的历史结果。
3
 直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作为一种身份认同的突厥民族意识还仅仅局

限于少数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圈内，对绝大多数帝国精英来讲，“突厥”（Türk）这个词还意味着

“乡下人”或没文化的粗鄙之人，是一个侮辱性的贬义词。
4
 

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土耳其一部分知识精英又“重新发现”了自身的中亚“突厥”传统。

那时候，在已然衰败的奥斯曼帝国，一些知识分子去欧洲留学，并了解到一些“突厥学”知识，

遂为“突厥”而着迷。格卡尔普（Ziya Gökalp）就明确地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思想根源追溯到欧

洲的所谓“突厥学”
5
。与此同时，可能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土耳其人受到了帝俄统治下的讲突

厥语的其他穆斯林民族知识分子（如鞑靼人）的影响。19 世纪以来，在日益受到俄国帝国主义

压迫的、资本主义因素较为发达鞑靼人中，一些知识精英开始出现了泛突厥主义的思想，他们曾

受到俄国和欧洲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有些人从伏尔加河流域、阿塞拜疆和克里米亚等地来到伊

斯坦布尔，写作与生活，传播了泛突厥主义思想。
6
 

在 20 世纪初的奥斯曼帝国，泛突厥主义的主要作用是帮助复兴了帝国境内的讲土耳其语的

                                                        
1 Jacob M. Landau, Pan-Turkism: From Irredentism to Cooperation, London: Hurst & Company, 1995, p. 1. 
2 Michel Bruneau, Küçük Asya’dan Türkiye’ye: Azınlıklar, Etnik-Milli Homojenleştirme, Diasporalar, translated by 

Ayhan Güneş, Istanbul: İletişim, 2018, pp. 89-114. 
3 小笠原弘幸（Hiroshi Ogasawa）：『イスラーム世界における王朝起源論の生成と変容:古典期オスマン帝国の系

譜伝承をめぐって』，東京：刀水書房、2014 年。 
4 Howard Eissenstat,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Politics and Memory in the Turkish Republic,” in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2. I (2003), pp. 93-105. 
5 Ziya Gökalp, Türkçülüğün Esasları, Ankara: İnkılap, 2001, p. 4. 
6 François Georgeon, Türk Milliyetçiliğinin Kökenleri: Yusuf Akçura, 1876-1935, Ankara: Yurt Yayınevi, 1980；Günay G. 

Özdoğan, “Turan”dan “Bozkurt”a: Tek Parti Döneminde Türkçülük,1931-1946, Istanbul: İletişim Yayınları, 2001, p.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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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部分人的族裔民族意识。格卡尔普提出了其著名的突厥主义“原理”，可以说是泛突厥主义的

系统化和理论化。
1
 在一战期间，青年土耳其党人也曾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宣传其泛突厥主义政

策。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新疆地区的民族分裂运动与奥斯曼-土耳其之间建立了联系。有一些

土耳其人在当时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支持和默许下来到新疆，宣传泛突厥主义。当时有一些维吾尔

人受到影响，并到土耳其游历或留学，有的就在土耳其定居下来，有的回国后继续从事泛突厥主

义活动。一战后，青年土耳其党人从奥斯曼帝国逃亡，其领袖恩维尔就辗转到中亚地区从事泛突

厥主义活动，于 1922 年被苏联红军击毙。
2
 

凯末尔领导建立的新国家定名为“土耳其”，部分地说明与突厥认同有关的土耳其民族主义

意识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需要否定失败的奥斯曼帝国，重建自身的民

族认同，“突厥”或“土耳其”的历史因素在国家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被广泛强调。1924 年，根

据凯末尔的命令，土耳其建立了一所“突厥学研究院”，凯末尔亲自为这个研究院挑选了院徽：

天山脚下，一条张开血盆大口的灰狼，手持一把火炬。凯末尔说：“灰狼是我们的向导，它代表
着我们土耳其主义的国家在安纳托利亚这块土地上的建立！”从这一点即可以看出某种文化意义

上的突厥主义思潮对凯末尔这一代人的影响。土耳其境外有泛突厥主义幻想的人，觉得土耳其共

和国可以成为他们未来活动的基地。
3
 

但作为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凯末尔也意识到，泛突厥主义那种不切实际的政治追求，只是个

幻想，只会给新国家带来麻烦。所以，凯末尔一直拒绝“泛突厥主义”的政治诉求。这还有一个

现实的原因，土耳其的民族独立运动曾得到苏俄的有力支持，双方签订过友好条约，其中包含了

土耳其不支持泛突厥主义的意思。在凯末尔时代，官方发展出来的“土耳其史观”虽然没有明确

反对泛突厥主义，但因其建构了一个更具有神话特色的民族源头，即比历史上突厥汗国时代更早

数千年的所谓中亚的白种人，从而把土耳其/突厥人的向外迁徙提早了数千年，直接把西亚的赫

悌人“变成”和认成了土耳其人，在实质上，这是对泛突厥主义主张的釜底抽薪。
4
 在凯末尔时

代，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进入到“潜伏时期”。
 5
 但 1938 年凯末尔逝世后，随着后续土耳其国内

威权主义政治的松动，以及受到欧洲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影响，泛突厥主义分子又开始活跃起来。

他们通过秘密结社和出版刊物等方式来继续鼓吹其思想主张，在政界和文化领域影响很大。但在

二战期间，受到土耳其政府的压制。 

二战结束后，实行了西方式政治转型的土耳其投入美国的怀抱。土耳其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建

立了民族行动党（MHP），这批人的意识形态内容之一，就是坚持极端的泛突厥主义主张，使自

身成为自始至终代表一小部分极右翼民族主义主张的小党派。在 2007 大选中，民族行动党实力

大涨，它赢得了 14.3%的选票，获得 71 个议会席位。民族行动党是土耳其泛突厥主义者的大本

营，其中不乏同情“东突”的党员。“7• 5”事件之后，该党领袖巴赫彻里公开发表了谴责中国

政府的言论
6
。民族行动党的不同人士在不同场合都曾以“7• 5”事件向埃尔多安政府施压，说

政府应该强硬表态，说埃尔多安政府执政七年了，却没有在维吾尔问题上有任何作为。不过在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民族行动党又发生了分裂，只得和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结成联盟，

在极端民族主义主张上有所收敛。 

在帝俄晚期以后，尤其是在苏俄/苏联时期，泛突厥主义在中亚-高加索地区，无论是在实践，

                                                        
1 Ziya Gökalp, Türkçülüğün Esasları, Ankara: İnkılap, 2001. 
2 Peter Hopkirk, Setting the East Ablaze: Lenin’s Dream of an Empire in Asia, London: John Murray, 2006, pp. 154-161. 
3 Yusuf Koç and Ali Koç, eds., Tarihi Gerçekler Işığında Belgelerle Mustafa Kemal Atatürk, Ankara: Kamu Birlik 

Hareketi Eğitim Yayınları, 2005, pp. VIII-IX. 
4 昝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 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1 年。 
5 一些所谓的泛突厥主义者在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并不得志。James H. Meyer, Turks across Empires: Marketing 

Muslim Identity in the Russian-Ottoman Borderlands, 1856-191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74-175. 
6 https://www.cumhuriyet.com.tr/haber/bahceli-uygura-dikkat-cekti-71902；

http://www.mhp.org.tr/htmldocs/genel_baskan/konusma/699/index.html  

https://www.cumhuriyet.com.tr/haber/bahceli-uygura-dikkat-cekti-71902
http://www.mhp.org.tr/htmldocs/genel_baskan/konusma/699/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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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都遭到了较为彻底的瓦解。
1
 冷战后，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前苏联加盟共和

国相继独立。土耳其的一些泛突厥主义分子认为自己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

遇。在土耳其，建立一个从博斯普鲁斯海峡一直延伸到中国的“突厥语国家联邦”的旧梦再度沉

渣泛起，甚至提出了“21 世纪是突厥人的世纪”的口号。土耳其开始拉拢中亚、高加索诸国，

希望建立一个以自己为首的、包括各操突厥语国家及民族在内的、地跨欧亚的所谓“突厥语国家

联合体”。土耳其总统厄扎尔等领导人曾提出建立讲突厥语的各民族共同体的设想，并极力主张

发展土耳其与从“亚德里亚海到中国边界”的“近邻”的“境外土耳其人”（dış Türkler）的联系。
2
 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在 nation building 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触及“突厥”问题，也一度被

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所魅惑，不过很快又清醒过来，纷纷表示，在苏联之后，他们不再需要一个

新的“老大哥”，突厥语各民族之间只有文化共性，而不可能建立一个政治共同体。 

无疑，土耳其是讲突厥语国家中最发达的，一度被新独立的突厥语各国视为榜样。土耳其也

在各方面自视为“老大”，在处理与突厥语国家的关系时，不可避免地会带上泛突厥主义色彩。

在对外关系方面，土耳其主要政党认为，应该在中亚各突厥语民族中推行土耳其的政治、经济和

社会发展模式，自视为“榜样”。土耳其政府强调，在发展与中亚国家之间关系的过程中，要利

用语言、宗教和文化习俗等多方面的相近关系，打“软实力”的牌。90 年代初以来，土耳其对

中亚国家提供了不少的经济、技术、教育和文化支持，发展出与新兴突厥语国家的多种联系机制，

与中亚国家之间的交流也更加频繁。尤其是在教育上建立起与中亚国家的密切联系，在支援留学、

合作办学和民间教育领域，土耳其在各突厥语国家影响很大。土耳其的文化产品在中亚地区有很

大影响，其流行音乐在中亚各突厥语民族中也广受欢迎。21 世纪初，在土耳其访学期间，笔者

遇到过很多来自高加索、中亚地区不同国家的人，他们选择来土耳其留学，除了相对于西方国家

在经济上比较便宜和土耳其教育比较发达之外，还有一点是语言上的障碍较容易克服。比如，一

个来自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朋友告诉我说，在土学习 3 个月的时间后，他用土耳其语进行其他专

业的学习就完全无障碍了。 

目前，在中亚、高加索能源的对外输出方面，土耳其成为必经之路，即所谓的“能源过道国”，

更提高了土耳其的地缘战略地位。2006 年 7 月，从巴库到土耳其地中海沿岸城市杰伊汉的输油

管道正式开通；3 2009 年 7 月，从里海经土耳其往中欧输送天然气的纳布科管道协议也在安卡拉

签署。从文化、教育到政治、经济各领域，土耳其与中亚的关系已经越来越紧密。 

不过，土耳其自身实力有限，能够给中亚各国提供的实际利益并不多，双边贸易额也不大。

尤其是随着俄罗斯重新关注中亚，以及中国的经济崛起，中亚国家与周边大国的关系日益重要，

与土耳其的关系主要还是停留在文化和教育领域。 

在 21 世纪，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追求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在外被视为伊斯兰主义

政治，代表土耳其民间日益强烈的伊斯兰主义复兴趋势。土耳其出现一波一波的教俗之争，这使

坚持世俗主义遗产的中亚国家对土耳其模式有些犹豫。在 2009 年 1 月 29 日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

济论坛年会上，埃尔多安高声指责以色列滥杀无辜的不人道行径并起身退场，埃尔多安的表现使

其成为穆斯林世界的“英雄”。
4
 在巴以问题、罗兴亚人问题、巴尔干和中亚地区穆斯林问题上，

土耳其也表现高调和抢眼。“阿拉伯之春”发生后，埃尔多安政府兴奋地在中东推广其穆兄会式

的土耳其模式，也引发各国警惕。 

                                                        
1 丁笃本：《中亚通史》（现代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 
2 Zan Tao: “Turkish bias behind anti-China protests” 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931927.shtml; Yitzhak Shichor: 

“A Pretext Out of Context: Contemporary China’s Obsession with Pan-Turkism,” 
https://theasiadialogue.com/2015/06/22/a-pretext-yet-out-of-context-contemporary-chinas-obsession-with-pan-turkism
/ 

3 Daniel Fink, “Assessing Turkey’s Future as an Energy Transit Country,” in The Washington Institue for Near East 
Policy, Number 11, July, 2006. 

4 昝涛：《土耳其总理达沃斯“发飙”背后》，载《世界知识》，2009 年第 4 期。 

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931927.shtml
https://theasiadialogue.com/2015/06/22/a-pretext-yet-out-of-context-contemporary-chinas-obsession-with-pan-turkism/
https://theasiadialogue.com/2015/06/22/a-pretext-yet-out-of-context-contemporary-chinas-obsession-with-pan-turkism/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12 

考虑到土耳其固有的泛突厥主义背景，现在的土耳其可以说是“双泛”（泛伊斯兰主义、泛

突厥主义）意识形态主张的“化身”。尽管埃尔多安政府日益表现出来的是保守伊斯兰主义，但

他当年在“7·5”事件上的高调表演，既迎合了国内的泛突厥主义分子，又同时在国内外展示了

其泛伊斯兰主义的立场，可谓一举多得！ 

不过，近十年来，随着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中龃龉不断，土耳其官方在“东突”问题上的立

场趋于温和。土耳其对中亚国家的语调中也少了冷战刚结束时的那种明显的泛突厥主义成分，转

而更多强调泛突厥主义的变种“欧亚主义”（一种深受俄国人亚历山大·杜金影响的思潮）
1
，以

及基于共同文化遗产和主权平等的国家间合作。 

尽管，土耳其这个国家本身的实力和资源有限，但在其国内，从政治、文化精英到民间，都

存在一种或温和或激进的文化-泛突厥主义情结，土耳其政府凭借文化-泛突厥主义对中亚地区的

影响，以及它对西方的中亚地缘战略的特殊意义，都是不容忽视的。考虑到土耳其与中亚的特殊

关系，特别是西方利用土耳其重构中亚地缘战略的企图，文化-泛突厥主义这个因素的影响仍然

弹性很大，值得长期关注。比如，近期土耳其与多个突厥语国家合作推动的《突厥通史》教材，

这一举动本身的意味和影响仍需仔细研判。 

 

 

 

 

 
【论  文】 

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由来与发展 2 

 

张玉艳 3 

 
泛突厥主义（pan-Turkism）肇始于 19 世纪中后期至 20 世纪初发生在俄国的突厥语穆斯林运

动。1907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结束后，俄国突厥语穆斯林运动因遭到政府打压而丧失生机，泛

突厥主义也随之进入低潮。然而，在俄国衰落的泛突厥主义传入了奥斯曼帝国，并在那里积聚力

量后多次向俄国及后来的苏联、独联体国家反扑。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发展状况不仅是一个重

要的区域国别研究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关系研究议题。当然，泛突厥主义问题非常复杂，

不仅涉及俄罗斯、土耳其、中亚国家、中国新疆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

同的内涵和作用。本文仅尝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泛突厥主义进行研究，在对俄罗斯、土耳其、

哈萨克斯坦、美国等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文献研究、比较研究、案例研

究等方法，梳理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发展的脉络，并探讨以下问题：一是泛突厥主义在传入土耳

其后是如何实现本土化发展的；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奥斯曼帝国和

土耳其政府是如何在本国内外政策中利用泛突厥主义的；三是冷战后，土耳其和其他突厥语国家

如何看待泛突厥主义；四是当前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发展状况如何。 

  

                                                        
1 昝涛：《土耳其、“欧亚主义”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则思想史的侧记》，载《中国图书评论》第 9 期，2015 年

9 月。 
2 本文刊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19 年第 5 期，https://mp.weixin.qq.com/s/DrXH2NPYB9mfzCCyyc7BEA
（2021-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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